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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几十个亿投下去了，风险太大

了，你轻易可别碰。”陈光大搞了 40多年科
研，真心规劝。

“我们被卡脖子，主业无法生存下去了。

这个东西，谁有也不如自己有！”陈光威说。

这份赤诚打动了陈光大，他加入光威，制

定了碳纤维工艺路线。陈光威拿出 100万美
元开始建立一条原丝小试线。白天，陈光大提

出有关设备需要改进的地方，晚上陈光威亲

自带领机械厂的技术人员连夜加班，在第二

天早晨陈光大上班之前完成修改任务。

夜以继日地钻研技术方案，不断地开

发、验证、测试。没有假日和周末，也不分白

天和夜晚，这就是光威做碳纤维研发初期

的“夜间文化”。

刻苦攻关，验证测试，紧锣密鼓。

2003年，光威完成碳纤维小试研究阶
段，建立了吨级原丝小试线和碳化小试线，

生产出的碳纤维拉伸强度值达到 3500MPa
左右。2004年 1月 9日，光威的碳纤维原丝
中试线投产，投料一次成功。

光威国产碳纤维产业化的道路，是独

特的。

第一步，特殊场景。陈光威打通研发和

市场的桥梁，把专家请到生产线来，形成

“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

升级”的路径。

第二步，特殊车间。出于对外贸易安全

的需要，也在企业内部形成隔离带，光威设

立了一个亏损单位。不攀比，不拉扯，创造

一种特殊的“容错”文化。

第三步，特殊队伍。碳纤维原丝生产有

一整套专业而繁复的流水线，包括聚合、过

滤、脱泡、蒸馏回收等流程。没有成熟的体

系可供借鉴，光威技术团队只能招募一批

优秀的成员一步步摸索。

第四步，特殊机制。在一份材料上，陈光

威批道：“只要有利于国家的事，我都支持；大

胆尝试，失败算我的，成功算你们的。”陈光威

一开始就授予其特殊的运营政策，允许试

错，可以把试验往坏处做，他认为时间成本

是最大的成本，所以要不停歇地试验。

第五步，特殊领导。2001年，陈光威辞
去光威集团总经理职务，将集团事务全部

交给儿子陈亮打理，自己专心致力于碳纤

维的研发。每天下午 5时至 7时开“诸葛亮
会”，他亲自主持。有一次，要加一套设备，

1000多万元。陈光威当场说，马上就买。陈
光大惊得愣住了，他为这种扁平化的管理

与临场决策的果断而惊讶，之前几乎没见

过这样的领导。

显然，把科研从实验室里请到生产线

这个“场景”上来，这是一条典型的“技术

驱动”与“场景牵引”双轮并进的道路。

三、从“苦海无边”
到“回头无岸”

当陈光威正在海边村庄夜以继日地研

发碳纤维时，师昌绪在北京为推动国产碳

纤维的发展奔走呼号。他是我国金属学及

材料科学家，是参与国家科技政策制定的

战略科学家。两人虽然互不相识，也毫无交

集，却像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队伍在南北同

时攀登。

2000年初，已是耄耋之年的师昌绪说：
“我已经过 80岁了，中国的碳纤维上不去，
国防安全就无保证，我将死不瞑目。”师昌

绪曾经上书中央并得到主要领导批示。

2001年 1月，师昌绪“关于加速开发高性能
碳纤维的请示报告”再次得到中央主要领

导高度重视与批示。当年 10月，国家碳纤
维重点专项，即“304专项”正式设立，吹响
了中国碳纤维新一轮技术攻关的号角。

这是面对日、美等国对碳纤维绝对垄

断背景下的一次冲锋。1959年，日本用聚丙
烯腈基原丝制造出碳纤维，此后 30多年，
日、美等国占据碳纤维产业全球 85%的市
场份额。从 1962年起，中国科学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开启碳纤维研究。1975年，张
爱萍将军曾经主持的“7511”专题会议，确
定聚丙烯腈基碳纤维为生产战略武器的关

键材料。然而 1984年，巴黎统筹条约对中
国进口碳纤维进行限制、封锁、制裁，致使

我国碳纤维研究陷入绝境。碳纤维对于我

国来说，成了典型的“卡脖子”难题。

国家在“863”计划新材料领域设立“聚
丙烯腈基碳纤维发展对策研究”软课题组，

师昌绪亲任组长。到 2003年 11月，由评估
专家组独立取样、第三方盲测的 PAN碳纤
维独立考评数据第一次出炉，令所有人大

吃一惊的是，参与考评的 3家国内优势单
位的碳纤维，居然都不能够完整达到日本

东丽公司最低档 T300级碳纤维的强度、模
量、伸长率三个指标（含离散度）。

从“样品到产品”，成了中国碳纤维的难

关。2003年 12月 23日在新材料发展趋势研

讨会上，“304专项”专家组组长徐坚用了“苦
海无边、回头是岸”8个字做结束语。作为这
项科技攻关的组织者师昌绪沉思少许说：“国

外不会给我们碳纤维技术，回头的岸是没有

了；但中国要崛起，必须有高性能碳纤维。我

送给你八个字：‘苦海有边、回头无岸’。”

此时，传来光威集团成功研发出了碳

纤维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遭到不

少人反对：“鱼竿和军工产品，精度性能都

不在同一等级上，开什么玩笑！”

当时“304专项”已有两个“国家队”立
项，但未能达到预期结果。有人毫不客气地

发问，国家投入了几十个亿，经过了几十年

的研发都没有突破，一家鱼竿厂真能做出

来吗？还有人说光威是拿着国外的产品偷

梁换柱，从炉子里过一遍就算取得了成绩。

为了打消质疑，时任国家科技部副部

长的马颂德到光威考察，他到车间亲自取

样，在包装桶内签上自己的名字，密封后送

至北京评测。结果显示，性能比之前的 3轮
样品还要好。

自此，关于光威的质疑声终于消失。随之

而来的是赞叹，光威获得了专家组和科技部

的认可，被师昌绪、杜善义等提名以最快的速

度临时追加进入“304专项”项目组，从此进
入“国家队”。因为光威一上马就是小试中试，

就是 10吨以上级别的生产线，进入工程化。
此时，生产制备及工艺路线控制，成了中国材

料界实现批量稳定化的关键路径。光威集团

成为国家突破难关的先锋与主力军。

四、科技创新不同路线的探索
向两任国家主要领导人写了报告的师

昌绪的压力有山大。他从陈光威身上认识

了民营企业在突破原创技术的价值，打破

体制限制，把光威列入 863计划。有人提
醒，“这是民企”，师昌绪反问：“民营企业不

能进国家队，谁规定的？”

这是关于企业公平的尖锐质问！

这是关于科学平等的严酷拷问！

2004年 4月 20日，春光明媚，师昌绪
来了，杜善义来了。陈光威见到国家科研的

主导者，老泪纵横。就像落单的孤儿见到亲

人，紧紧拉着师昌绪的手，久久不松。

84岁的师老来到中试生产线考察。他
仔细观察，不断提出质询，大家几次劝他坐

一坐，休息一下，师老摆摆手：“比起你们的

付出，我才付出多少？”视察完毕之后，他按

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拉着陈光威的手说：“你

们办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太不容易

了！”陈光威答道：“国家兴旺，人人有责。”

师老连声赞道：“境界高！境界高！看来人还

是应该有一点精神的。”

2005年初，国家 863计划项目 CCF-1碳
纤维产品验收会在威海举行。光威研发的

CCF-1级（GQ3522）碳纤维达到同类产品的
世界先进水平，率先在国内实现工程规模制

备，通过 863计划验收，填补了国内空白。
师昌绪感慨万分，当场写下了“发扬威

海精神，创建中国碳纤维基地”的题字送给

了陈光威，并对他说：“你为民族争了光！”

威海精神，是一种民族产业自力更生、

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突围精神、拼命精

神。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从实验室为主走

向生产线为主的科技创新道路，这里蕴藏

着强大的改革创新精神。

封锁已久的体制禁区被捅开一道缺口。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实现一次艰难的突围。

然而，到了 2006年，企业科研路线的
碰撞在光威集团内部爆发了。陈光威想从

百吨线直接建设千吨线。而陈光大觉得太

冒险了，想等工艺成熟再发展，继续试验。

陈光大说：“我为你省钱，不能试错。”

陈光威说：“等不及了。现在最大的成

本是时间，就在生产线上试，我不怕试错。”

陈光大发火了，“我是搞技术的，必须

把技术弄透。”

陈光威急了：“你是科学家，40年了，为
什么搞不出来？不是我服从您，是要服从产

业发展！”

实质上，这是一场以实验室为主还是

以生产线为主的科研路线之争。

“基础—应用—开发”的线性科研模式

削弱了企业的核心主体角色。而陈光威是

产业化为先，对科研有着反向定义作用。

科技创新以谁为主的两条路线也一直

在斗争着。直到 2022年 10月党的二十大报
告对“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作出正式规

范表述，这场科研路线之争才形成定论。直

到 2025年国务院发出科研领先与场景驱动
的文件，生产线上的科研才成为正道。

陈光威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投入、组

织、转化“四个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显示

了企业在产学研中的主导作用。

对光威提供基础技术的陈光大离开光

威了，光威人很怀念他。然而这是两种科研

路线碰撞的结局，无法避免。

师昌绪与杜善义来了。在国家发展改

革委主持的“碳纤维制备及工程化国家工

程实验室”的激烈竞标中，他们支持第一个

国家工程实验室落户民营企业。

师昌绪、杜善义打破常规，把国家的科

研力量都组织到陈光威的生产线上来。一

个科技领先加场景驱动的双轮驱动在这里

出现，不过主体是民营企业，这是一条新的

科研创新方案。

陈光威把专家杨乃斌、徐樑华、徐坚等

请来，向他们请教。他出钱出物出场景，支

持科学家们搞研究，联合研究后，陈光威不

要成果、不要奖项，他只要技术。发明专利

的员工，每次奖励一万元，陈光威自己从来

不署名，只求转化成果由自己所用。

几年后，师昌绪院士逝世。陈光威面向

北京方向，久久坐着，泪流不止，擦了又流。

事后在企业里塑了高高的师昌绪铜像。中

国工程院院士杜善义说：“陈光威是一个忧

国忧民、具有创新精神、奋斗精神和冒险精

神的企业家，是我们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榜

样。”在师老走后他继续倾心支持光威，一

如既往。

五、泱泱大国岂能仰人鼻息
中国的碳纤维进入一个命运的十字路

口。

随着台海局势的紧张，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对中国的军工物资开始更严格的限

制，中国进口碳纤维的渠道几乎完全中断。

当时航空工业好几个型号武器装备，处于

半停产状态。杜善义把光威集团介绍给了

航空工业。

有一张放得很大的戎装照挂在陈光威

家正面墙上。这是他当选预备役政委时拍

摄的。他常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

参过军，如今却带领光威复材走上了一条

“强军报国”之路。

陈光威记得，那天清晨与杜善义的对话。

“我听说你为了发展碳纤维材料把自家

财产都押上了，我很受感动。山东自古出英

雄，你就是英雄。陈总，我问你，你想参军

吗？就是说想不想成为军工企业的一员？”

陈光威喜出望外：“我一个民营企业，

能行吗？”

杜善义十分肯定地点点头，他说：“英

雄不问出身，我们应该摒弃门户偏见，优胜

劣汰。”

2005年 11月 9日，“国产碳纤维航空
工程化应用”项目组决定迅速组建跨领域、

多学科交叉的产学研联合攻关组，由光威

承担碳纤维的研发和生产，成为中国尖端

材料领域的领军企业。

这个攻关组，几乎集中了中国碳纤维科

研精英。由科研院所、高校、应用单位与光威

等 9个单位，组成了跨领域、多学科交叉的产
学研联合攻关团队，试验在光威集团进行。

“光威”成为中国碳纤维产业化的主力。

“11·9”会议，标志着在碳纤维产业化
研究领域，以民营企业平台为主的特殊的

举国体制出现。

当年，陈光威在从日本进口碳纤维原

材料生产鱼竿时，国外供方提出“赏赐性供

给，通知性涨价”后，陈光威心有不甘地叹

了口气：“泱泱大国，岂能仰人鼻息？”

这是一个重大的机遇，然而最初国家

并没有对这个项目批准立项，自然也就没

有经费。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军情如火。2007年四部委联合调查组寻

找碳纤维，一路沉闷。在到了威海，带队的领

导说“看到曙光”，眼睛亮了。领导说：“老陈，

不能光为企业，我们一起为国家做点事吧。”

“暂时不给钱，干不干？”

“国家看得起我，不给钱也干！”

陈光威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国家的项

目，坚定了投身碳纤维军工事业的决心！

后来国家有关部门调研确定“后补助”

政策，就是搞成功再给钱。然而巨大的科研

投入开始只能由企业承担。

这时候，不仅是产量增加的问题，而民

用碳纤维和军用碳纤维生产的工艺是不相

同的，民用碳纤维采用“干喷湿纺”工艺，军

用的主要采用“湿喷湿纺”工艺，性能好，技

术难度高、成本也高。

不计成本，全力以赴！

对陈光威来说，这是一个自觉承担的

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他已决定将个人命运、

企业前途与国家需要融为一体。

2008年 7月在西安强度所去静力破坏
性试验，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时刻。对国产的

碳纤维与进口碳纤维进行对比，大家心里

忐忑。接连攻克了碳纤维原丝的聚合、凝固

成型、纺丝、预氧化碳化、材料复合等关键

技术难关，从而突破了过去 30年碳纤维性
能不稳定、离散度偏高的难题。

在关键的三秒以后，我们比国外的高

10%以上，当中航工业 601所章怡宁副总设
计师宣布试验成功时，现场爆发欢呼声。光

威集团总经理陈亮与首席专家李书乡抱头

痛哭，泣不成声。

六、“就是睡大街，我陪着你”
“强军报国”之路，充满着血汗和泪水。

因为要配合某主机厂的型号研发，威海拓

展经历了 10年的投入期，使盈利也延后了
10年。即便如此，陈光威仍然坚定地向全体
员工发出了行动指示：“过去是救厂，现在

是救国。国家需要，不计成本，全力配合。”

“倒了我一人，国家难题解了，值了。”陈

光威准备以身许国了。投入生产设备进行一

轮又一轮的测试。在研发过程中，90%都是失
败。抽丝形成一卷卷乳白色的原丝，经过高

温，1000度、2000度，把原丝里边除了碳之
外的其他元素烧掉，碳元素能达到 95%以
上。研发一个炉子几千万，小一点炉子都几

百万。一条原丝线报废就得一亿多。

一天开会时，陈光威久久地盯着窗外

烟囱，不说话。王文义看着浓烟问“看什么

哩”？陈光威说“烧的都是钱”。车间设备只

要启动，一天的损耗在百万元以上。

因为要配合某主机厂的型号研发，这

10年间几乎消耗了前十几年钓具产业和预
浸料业务的全部资金，还抵押贷款接近 20
亿元，累计投入 37亿元。

相比之下，他对自己则是能省就省。过

年了，妻子王言卿从集市上买了 10元 5双
的袜子，儿子们说她太节俭，陈光威却特别

喜欢，连声说“这个好，合脚”。衬衣很少，有几

件领子轮流着换洗。袖口起毛了，缝上补丁，

仍穿着。跑项目，有时候在北京睡的澡堂。一

年到头都穿着光威工作服。什么都不舍得

花，但对碳纤维一投就是上亿，眼都不眨。

陈光威将企业的全部利润都投了进去，

最紧张的时候，连续 20多天账面上仅剩几万
块钱，集团只有三个人了解这一窘境。但他表

面上神色如常，稳如泰山，继续带领团队艰难

突破 T700、T800、M40J、M50J技术难关。
巨额投入下，2012年的前十年里，陈光

威不仅花光了全部积蓄，还把钓具板块的

全部利润砸到碳纤维的研发和生产中。

银行不再贷款。光威的所有厂房、土

地、设备都抵押了，还得继续贷。万般无奈，

陈光威背着老伴将全部家产拿到银行做了

抵押。抵押必须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当银

行工作人员上门找到王言卿签字时，她才

知道陈光威已经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他前半生吃过很多苦，从做鱼竿起从

来没有赔过钱。因为做碳纤维，这些钱都赔

进去了。”王言卿回忆道，“我很生气，也很

心疼，就是不签，那是他第一次求我。”

王言卿家庭成分是地主，陈光威当年

娶她，她感恩不尽，一辈子听陈光威的。这

一次，犹豫了。当时哭着对陈光威说：“你把

房子都抵押了，万一碳纤维这件事干不成，

让我们一家老小睡大街吗？”

陈光威是大男子主义重的人，在家从

来是说一不二的。唯一一次特别柔声细语

地跟王言卿说：“没关系，就是住大街搭个

帐篷不是还有我陪着你吗？”

看着陈光威恳切的表情，王言卿一边

哭一边颤抖着手在抵押合同上签下了自己

的名字。

时隔多年，提起当时的那段经历，王言卿

也不能平静。当时她是特别生气的，但更多的

是心疼老伴，她说：“他心里只装着国家。”

有人提出把企业卖了。有趁火打劫的，

把价格压得很低，但可保晚年平安无忧。陈

光威火了：“他们是想发财的，搞不出碳纤

维。国难当头，我不能偷安，我得撑住！”

万般无奈，光威从外部引进资本，走上

改制上市的路。

一家央企投资，走上市的路。最初结论

是，光威不能投。原因是，光威集团核心高

管的月薪只有五六千元。那么少的工资，又

没有奖金，多数节假日不放假，他们居然长

期不跳槽，还不是因为能力一般吗？

不过，他们又讨论一个问题：国内知名的

研究院所花了几十年时间没研究出来的碳纤

维，他们怎么就研究出来了？光威的技术人员

外面给他 80万一年也没去，宁愿守着 4000
元一月，这是陈光威的人格魅力，也有一种共

进共退的意志把他们牢固黏合在一起。

陈光威对企业职工关爱有加，那些年里，

即便资金再紧张，他还是挤出几百万为员工

建公寓、食堂和家属楼；20多年里，无论物价
怎么变，在光威食堂吃饭每天只要 1.5元；每
天早上，陈光威还会率领集团领导在厂门口

列队迎接员工，深深鞠躬……

陈光威是一块磁石，大家愿意跟着他

一起共担风险、共担苦难，甚至共同牺牲。

后来，光威复材上市后的市值长期超

过 200亿元。用卢钊钧的话来说：“陈光威
用自己最后的力量，把我们推上了一个更

高的境界。”

七、光威精神：
民族复兴之火，熊熊不灭

陈光威出生之地是发生中日甲午海战

的威海，出生之时是日本侵略者占领威海

的时候，而发展碳纤维过程中又长期被日

本企业封锁。根植于心底的爱国主义情愫，

随着碳纤维科研过程，由救厂变为救国，感

情得以升华，烈火般爆发。

他还记着师老凝望刘公岛时的话：“如果

再和日本打上一战，我们还能败吗？”

为强军报国，陈光威以“脱富致贫，回

头无岸”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毅力，带领光威

集团冲入战略新兴材料———碳纤维领域，

历经艰险，几近倾家荡产，为的是打破日美

的封锁，冲出一条血路来。

他的家财、他的身体都投入这场关乎

国运的科技战争来了。

当陈光威做出了抵押自家房产的艰难

决定时，他腰椎已经做了手术。他的腰佝偻

着，弯曲着。出门时家人说：“你还出去呀？”

他一拍胸脯说：“我是共产党员，不怕！”回

头一笑，又出门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这句话他经常念在

口头。有记者问陈光威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他说：“什么时候倒在了车间，就什么时候

退休。”

苗丰课问干到什么时候就不干了？陈

光威笑着说：“哪天早上老婆一摇，身子梆

硬，就不干了。”

工会主席汪孝平说，我们几个人到车间

加班，刚进研发车间就见到老书记一个人趴

在机器上睡着了，我们的眼泪就下来了，一

个 70岁的老人，你说他这是为了什么？
陈光威心里只有碳纤维，有一次中央

电视台主持人倪萍在县里、市里的干部陪

同下来到光威，陈光威却懵懂地问她：“闺

女，你是哪个单位的啊？”原来，陈光威全身

心都在企业上，平时连电视都不看。

陈光威深情地说，国家，给予我们民营

企业这么个机会，这么个环境，把我们当自

己人，区里、市里、省里都支持，我们要对得

起国家。

一个民营企业家，只要国家看得起他，

就怀着报恩之情，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

所不惜。爱国、报国、强国，直至以身许国，

这就是陈光威，这就是陈光威精神的精髓。

2015年，陈光威积劳成疾突然病倒在
办公室。说话逐渐困难起来，身体也一天比

一天虚弱，可他忧心如焚。上市能否成功？

不知道 20多亿债能不能还？更重要的是光
威的碳纤维研发能否继续突破，能否保障

好国防供应？

2017年初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反
复念叨着“回家”。在家里不管哪个角落哪

个位置，都一直叫人推着他走，也不说去哪

儿，就是要走。

老伴带着他去了老房子，还是要走。经

过光威复材公司大门，停住了，手往里指。

他声音微弱，靠近才能听见，“国家培养一

个飞行员要耗多大的费用？一定不能在碳

纤维这部分出任何质量问题。”

2017年 4月 18日，时任山东省委书记
刘家义探望病重的陈光威，对他说：“你为

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一个真正的民

族英雄！”

四天后，陈光威走完奋进拼搏的一生，

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天人同哀，光威集团 4000多名员工，
自发而来的各界人士 3000多人，在“老人
家，我们想念您”“老人家一路走好”横幅

下，为老董事长、老书记、老父亲送行！

自从钻进碳纤维，总经理不当了，董事

长也不当了。不过，书记还当着。职工把书

记当成老父亲，几千人都是泪流满面。

漫漫长夜后是朝阳的喷薄而出。

2017年 9月 1日，光威集团控股的威
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碳纤维第一股。

光威打破了国外对碳纤维长达 40年
的技术封锁，建成国内第一条 T300千吨级
产业化生产线；相继突破 T700、T800、
T1100、M40J、M55J、M65J 级碳纤维核心技
术，实现碳纤维工业化生产。连同包头第二

基地建设，产量达 11000吨。
在他身后，我国在碳纤维领域面临的

“卡脖子”难题一一被破解。光威拥有 1000
多项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专利，主持制定了

《聚丙烯腈基碳纤维》《碳纤维预浸料》两个

国家标准。

在他身后，光威集团成为中国军工领

域碳纤维主力供应商。在最困难的 2014年
开始更高性能碳纤维研制，2025年的山东
省政府工作报告写上“高强高模碳纤维材

料打破国外垄断”。

在他身后，碳纤维工程化在中国星火

燎原。由 100%进口，到占世界产量的 48%。
世界碳纤维格局发生历史巨变。

在他身后，民营经济享受科研的待遇

下到光威，尽管国家拨款占研究费用 1/10
都不到，然而毕竟这已经成为国家政策。

遗憾的是，陈光威没能看到这些辉煌。

中国化纤协会追授陈光威“碳纤维产

业突出贡献奖”颁奖词写道：

作为我国碳纤维国产化事业的开拓

者、国产碳纤维在航空领域应用的先行者，

以民族企业家的胆识和强军报国的胸怀，

倾尽所有，义无反顾，投入了个人数十亿资

金，历经 15年艰辛，打破国外封锁垄断，实

现了国产碳纤维从无到有，保障了国产碳

纤维在国防军工领域的自主供应，改变了

世界碳纤维格局，为我国碳纤维赶超国际

水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碳纤维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缩影。陈光威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路上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陈光威作为新时代企业家，不仅是敢

闯敢试的勇士，更是兼具家国情怀、战略胆

识、创新韧性、世界视野和奉献精神的“时

代楷模”。

新质生产力的成果，就像碳纤维在

1000度、2000度、3000度的烈焰之火，经历
百般痛苦烧铸而成。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有希望

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不能没有先锋。”陈光威就是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先锋，就是当代的民族英雄。

威海湾的风依旧吹拂着。130年前，甲
午海战邓世昌的英雄壮举，把中华民族复

兴的梦唤醒。130年后，陈光威在科技自强
的道路上书写中华民族当代英雄史诗，圆

了高质量发展时代的复兴之梦。

中华民族能不能复兴，依靠谁来复兴，

需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需要什么样的

队伍，需要什么样的精神，陈光威与他的碳

纤维产业崛起，做出了响亮的回答。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队伍，不怕牺牲，

英勇顽强，砥砺前行，这支能够冲破一切困

难的队伍，正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民族复兴之光
———追记威海市农民企业家陈光威引领碳纤维产业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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